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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崔志华

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六月，边塞
重镇大同的郊外，草木葱茏，暑风阵阵，骄阳
刺得人睁不开眼。巍峨的大同城墙下，将士们
鱼贯而出，一阵排开。他们衣着鲜亮，枪戟森
仗，密如蛛网。摆出如此隆重的阵势，是为迎
接即将到来的新任巡抚。

慢慢的，远处一队人马的身影由小变大，
渐渐清晰。一位满头华发的老者，精神矍铄，
目光炯炯，他就是新任大同巡抚房守士。在他
的身后，紧跟着一位30多岁的男子。

边塞苦寒孤寂，时常有烽火之险。任劳任
怨的房守士，很快靠智慧和努力稳定了局面。
四年后，65岁的他因遭谗言而告老还乡。又过
两年，那位叫孙承宗的男子考中殿试榜眼。多
年以后，孙承宗构筑关宁防线，有效遏制了后
金的进攻。当别人恭维他时，他往往谦逊地表
示：“吾从予师房中丞。”这“房中丞”，即
是房守士。而在为房守士撰写的墓志铭里，孙
承宗也为自己署上了“门人”的称呼。

“先人房守士病故后，孙承宗就为他写了
墓志铭。后来史可法为房守士写了传记，这些
都收录在家谱里。”房氏后人房辉说。

少年磨难，拒贪腐基层除弊
房守士能适应艰苦的边塞生活，对他来

说，这只是少年生活的再度体验而已。
房守士是初唐名臣房玄龄的后裔。据《房

氏族谱》记载：“房氏自拓跋时居济南，左迁
者甚众……彦谦玄龄父子一支，中丞公（房守
士）时居齐河……至今（指明朝万历年间）二
百余年，子孙日繁……”

房守士出身于乡间大户，家境富裕，生活
优渥。其祖父虽无功名，却乐善好施，是受百
姓爱戴的有德乡绅。某年当地大旱，田间禾苗
焦枯，百姓饥肠辘辘。祖父一边将从前的债券
当众焚毁，一边从他乡借粟贷米周济百姓。百
姓念念不忘他的恩德，每逢房家有喜事，“里
人犹诵义不止”，以为是上天赐福于积善之
家。

但是到了房守士这一代，家道还是不可逆
转地中落了。更糟糕的是，父亲在房守士4岁时
病故，只留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少年失怙的
房守士，尝尽了人世艰难和苦涩，淬炼出坚韧
的品性和不屈的意志。母亲为他吃的苦，房守
士铭记在心。所以只有母亲先吃饭，房守士才
会跟着吃饭，从不敢怠慢忘记。

到了弱冠年纪，房守士因才学出众而补博
士弟子员。自此他更加刻苦，读书“不辍寒
暑”。后来的每次考试，他都名列前茅，蜚声
于科场。

但在房守士的内心，却并不喜欢做无病呻吟
的八股文章。“章句小楷”难以释放自己的锦绣襟
怀。他以匡济时弊为期许，喜欢阅读历代史书，于
兴亡故事中探寻成败的真理。他还涉及黄石、孙
武、吴起诸人的兵书战策，爱好摆弄战争游戏，对
领军作战、攻城陷阵兴趣盎然。

因为内心不喜八股，房守士的科途走得并
不顺畅。到了万历五年，36岁的房守士才中乡
试举人，四年后中二甲进士。

房守士的仕途首站，是户部陕西清吏司主
事，负责管理石桥仓事务。当时户部仓务因疏
于监管，仓储官员监守自盗，贪污仓粮往往司
空见惯，规章制度形同虚设。每次户部派往稽
查的官员，也对这种现状见怪不怪。所谓稽
查，也就是走个过场，捞点油水罢了。

房守士却和这种“潜规则”较真了。桌案
上装着贿银的包裹，被他轻轻推倒掉地，露出
了白灿灿的“肚皮”，一旁仓吏的脸色，也如
银子一般煞白。斥责了行贿者、拒绝了“潜规
则”，房守士开始严稽查、清数额，对过去历
任仓官的挪借进行追偿，并弹劾有过者。仓吏
们惊讶于新任主事的老练泼辣，胆寒之余闻风
敛迹，不敢再生营私舞弊之举。当这里风清气
正后，户部又令他整顿天津仓积弊。房守士随
即出禁令、厘弊窦、治贪吏、严制度，很快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

基层事务锻炼，让房守士积攒了丰富的施
政技能。“房守士在仕途之初，就展现出不随

流俗的操守和丰富多变的手段，他不仅是位循
吏，还是一位能吏。”齐河县文联副主席赵方
新说。

积弊丛生的天津仓脱胎换骨焕然一新，让
户部官员对房守士的印象非常深刻。这个中年
人擅长处理棘手事务，是可以攻坚克难的力
量。

没想到这个判断，竟然贯穿房守士的整个
仕途生涯。

善治地方，平兵变悄然无声
在户部兢兢业业工作数年后，房守士外放

到承天府任知府。承天府不同于普通的州府，
它原为安陆州（今湖北钟祥市），是嘉靖帝父
亲兴献王的封地。嘉靖帝继位后，为父亲的名
号和大臣展开了持久的“大礼议”之争。争论
中，故乡安陆州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嘉靖十年
（公元1531年），皇帝将安陆州升为承天府，
并给予其多项特权。仗着皇帝的恩宠，当地皇
亲贵族的宦官杂役狐假虎威，有时光天化日之
下即巧取豪夺，甚至仗势杀人。而历任地方官
惧怕他们的权势，害怕引火烧身，往往大事化
小，小事化无，不敢深究过问。

离开京城的路上，房守士看着道旁景色由
暗转明，心中对未来也是希冀向往。可是到了
承天府境内，常见道旁有百姓啼哭，房守士心
内好奇，下车询问，百姓却都不敢言。到任
后，又看到承天府人心惶惶，胥吏懈怠，有案
情而不敢抓，便暗暗猜中了几分。日后再有王
府杂役闹事，房守士一概缉拿，并不惧威胁严
加惩办。宦吏们一时噤若寒蝉，连路上遇到房
守士都要绕道走。

房守士接着对以前的积案重新审理，有罪
者处置，无罪者开释。当地有一恶棍，为谋吞
独占家产，通过行贿官府，诬陷自己的侄子。
前任知府已将其侄羁押牢中，未及审理而调
走。房守士觉得此案有蹊跷，升堂重新审理，
进而查知实情，将陷害者和受贿者都绳之以
法。百姓闻讯感动，呼其为“房青天”。

当时承天府遭受洪灾，满目疮痍，百姓离
散。房守士身披单衣，乘船考察灾情，尽心安
置百姓。他还请求上级官府，免去百姓徭役，
抚恤受灾百姓，百姓感叹“不得于岁而得于
君”。

等到水灾退去，房守士在当地挖沟渠、修
水利、课农桑，帮助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
园。待到社会安定，他又捐俸兴建学校，号召
百姓之子读书求学。

万历十五年，正当房守士在承天府“百计
抚循，常如不及”时，临近的郧阳（现湖北十
堰）爆发兵变。兵变因参将公署改建书院而引
发，军士常年累积的不满随即爆发。他们毁掉
书院，抢掠城市，又勒索赏银四千二百两，湖
北震动。湖广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立即将郧阳

知府免职，调房守士前往处理兵变事宜。承天
府的百姓听说房知府要走，攀辕遮道，跪地不
起，嚎啕大哭。房守士看着哭至失声的百姓，
只能善言劝慰，自己也禁不住泪水翻涌。

房守士带着不舍和遗憾离开了承天府。他
单车便服长驱郧阳，当地还不知道新任知府已
来到。他暗中调查事情原委，等哗变者知晓其
身份时，他已有了解决兵变的计策。他先向闹
事兵弁晓以利害，尽力满足士卒的合理要求，
接着将带头抢掠者斩首示众。这场兵变很快平
息，房守士“定郧乱易于反掌”的胆识和素
养，令当地巡抚刮目相看。

平定兵变的第二年，朝廷就升他为榆林兵
备。榆林在陕西最北部，是明朝拱卫西北边陲
的军事要地。但当时天下承平，榆林的军备也
废弛很久。朝廷派来的历任兵备，要么筑墙固
守，要么克扣士兵军饷，当地士气低落、军心
涣散。而当时蒙古小股骑兵，经常穿过东道、
神木、榆林三处关口，侵扰内地百姓。榆林军
卒只能躲在城墙后，看着蒙古骑兵劫掠而归。

房守士要改变这种“战不能战，守不可
守”的局面。他向士兵宣扬“以战守为要”的
理念，激励他们浴血奋战保卫家园。为了稳定
军心，他施展雷霆手段，惩治了侵吞军饷的蠹
虫，保证每次军饷都足额发放。接着他督促士
兵勤加训练，时常检阅训练成果。他还加紧制
造器械，积极储备物资，等待机会出战。

机会终于到了。房守士亲率所部精兵，主
动出击皋兰山下敌军堡垒。他初发少数精兵，
借以麻痹敌人。敌军果然以明军人少而轻敌，
早已布置好的后援部队迅即赶来。蒙古骑兵只
得丢下辎重望风而逃。

朝廷闻讯后，赐金晋爵，升任房守士为陕
西按察使，后又升任河南布政使，不久又转升
大同巡抚。此时的房守士，已是61岁的花甲老
人了。

暮年守边，孙承宗随其赴任
大同巡抚的任命诏书下达后，房守士并没

有沉浸在升官的兴奋中，反而有过片刻的犹豫
和迟疑，整个人都显得忧心忡忡。对于宦海浮
沉二十余年的他来说，功名利禄早已看得淡
了，“池鱼思故渊”的心愿倒是日甚一日。何
况他心中还暗暗生疑：自己年逾花甲，精力不
逮，能否挑起守边重担？

房守士盯着案几上摆放的任命书，几乎是
一个字一个字默念完。诏书念完了，决心也就
下好了。

房守士从诏书的寥寥数语中，品出了不一
样的滋味。此刻朝廷边疆的形势，的确如他所
担忧的，犹如一团乱麻，微妙而复杂。先是万
历二十五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再次动员14万
军队入侵朝鲜。明朝为了帮助朝鲜抵御日本，
征召全国各地军队赴朝参战，其中就有大同的

精锐边军七千人。精壮力量被抽调后，大同边
防捉襟见肘，正需能臣前往镇守。蒙古部落
“见其（大同）土地凋敝，兵储空虚”，已经
有了蠢蠢欲动的迹象。防范北邻蒙古的虎视眈
眈，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成了朝廷的当
务之急。

但朝廷内部的复杂形势，让大同巡抚人选
迟迟难以出炉。朝廷党派林立，朋党争斗严
重。而内阁首辅赵志皋又久病不出，日常政务
由次辅沈一贯主持。沈一贯是权力欲极强的大
臣，他意欲打破结党倾轧的习气，借此笼络自
己的力量，对各派举荐的人选都不满意。最后
他冥思苦想，才确定了房守士这个各方都能接
受、带兵治民经验丰富的救时人选。经过沈一
贯的大力举荐，明神宗自然同意了他的意见。

阁臣举荐、皇帝信赖，房守士万难推辞。
“房守士也是那种认定了目标，就一定去实现
的人。所以他决定去大同后，纵有千难万险，
也将一往无前。”房辉说。

但是在动身之前，房守士还要征询一个人
的去留意见。此人在房守士家中担任西宾（家
庭教师）多年，负责教授他的两个孩子读书。
房守士对这个人的才能非常赏识，认定他以后
必有大成，所以特意训诫儿子说：“此吾师
也，尔善事之。”

房守士把这个叫孙承宗的人叫到身旁，询
问他是否愿意和自己一起赴大同。

孙承宗此时的处境也颇为尴尬。他已经35
岁了，虽然考取了举人功名，但两度参加会
试，都遗憾地名落孙山。他寄宿在房守士家
中，也是为了一边糊口养家，一边准备再次赴
考。他深知这位花甲老人真心赏识自己，时常
与自己讨论军务政事，对自己的意见非常看
重。而当自己因屡次落第、意志消沉时，房守
士也用他年轻时的经历勉励自己重新振作。若
是房守士赴任大同，自己留在此处，也失去了
所有的庇护和寄托。

“那就跟着东翁（房守士）去吧。”大同
边塞的生活，也许别有一番滋味。

朝廷忧心大同局势，留给他们的准备时间
只有短短的十天。十天之后，房守士和孙承宗
轻车简从出发了，到了大同城下，见到了列队
欢迎的将士们。

画战守策，休兵而边疆安宁
大同属边疆战略要地，蒙古与明朝常在此

展开厮杀，所以这一带人烟稀少，田园荒芜，
自然和社会条件都很恶劣。房守士到任后，根
据大同现状，分析整体局势，“画战守之
策”，上备边十计，条条都深得万历帝赞赏。
他考察大同地形，熟知当地实况，不断充实自
己的战略规划。在如今的大同悬空寺栈道上，
还留存有房守士考察边地时，题刻的“公输天
巧”四个大字。考察完地形后，房守士建议于
大同主城外，再修筑北关城、灵邱等堡垒，以
互为呼应，成犄角之势。经过他的苦心擘画，
塞外的蒙古不敢窥伺大同，紧张的边疆形势转
危为安。朝廷任命房守士为兵部右侍郎，继续
镇守大同。

房守士的“战守之策”，获得了同时代和
后世的称赞和褒奖。辞官在家的内阁大学士王
家屏，听说房守士镇守
大同的功绩后，特意作
了《贺房备吾中丞》
（房守士号备吾）寄送
于房守士。内阁首辅王
锡爵也修《与房备吾中
丞书》，与房守士讨论
北边军情，对他的战守
策略大加褒奖。房守士
去世多年后，史可法还
称赞他“当公之任大
同，敌不敢犯。然公亦
未 尝 遣 一 将 用 一 兵
也”。其中关键、成功
的密钥在于，房守士能
“因材而用之，相时而
处之”。“相机而动，
因材而用，无疑需要具
备极高的战略智慧。
《孙子兵法》说不战而

屈人之兵，是战争的最高境界。房守士守护大
同，在兵少将寡的情况下，能取得如此成绩，
正是他战略智慧的表现。”赵方新说。

在房守士护边之时，孙承宗也在认真地观
摩着“东翁”的一举一动。他要汲取房守士的
守边智慧，融会贯通化为己用。据《高阳孙文
正公年谱》记载，在大同的岁月，是孙承宗军
事思想日趋成熟的关键时期，他“时登恒山，
涉桑乾河，仗剑游塞下，从飞狐拒马直走白
登，又从纥干青波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
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扼塞”。一番漫
游之后，孙承宗“晓畅敌情，通知边事本
末”。后来孙承宗于辽东构筑关宁防线，离不
开他在大同时对边务的深厚积累。

为民请命，刚直奏疏惹祸端
正当房守士在边疆励精图治时，一场由皇

帝引发的政治风波，让房守士萌发了退隐的去
意。

到了万历中后期，朝廷财政出现严重的困
难，乃至两宫三殿的维修经费、边疆的饷银都
凑不齐。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明神宗提出开征
矿税，并派出矿监税使。对于富裕之地来说，
开征这种商业税，原本无可厚非。但对于苦寒
的边疆来说，则无异于雪上加霜。房守士为此
上奏多次，但都未得到回音。

万历三十年二月，神宗突然患病，他召沈
一贯单独入宫，对他说：“自今开始，矿
税……俱止勿行，所遣内监，俱令回京。”但
是到了第二天，神宗病情转危为安，马上下令
收回诏书，矿税停而复征。

身在大同的房守士听闻这个消息后，心情
久久难以平静。他立刻提笔写了一份《请蠲矿
税子粒名马疏》，为大同叫屈鸣不平。他在奏
疏中，直言不讳地批评神宗反复无常的危害：
“闻矿税停止而天下欣欣然，如顿解倒悬；忽
闻开采仍行而天下岌岌乎，如复蹈水火。”他
接着指出大同形势更为严峻：“大同其景象其
时势，更有不可言不忍言而又不得不言者。”
他愤慨于大同“孤悬绝塞，满目黄沙，竟杂然
并征矿税、子粒、名马三种赋税”的现实，强
调百姓已经不堪重负，怨声载道，“矿税报罢
之命下，百姓欢声动地；次日矿使又至，人忿
恨不平欲食其肉”。经过细致入微的分析，阐
明征税之大弊后，他为民请命：“大同屡岁不
登，民不自保，至于野无爨烟。而矿税、子
粒、名马仍行，我独忧之。一镇不堪复征，天
变人穷可虑，特请旨蠲除。”

这封言辞激烈的奏疏，将批判的矛头直指
帝王和宦官，其迸发的浩然正气令人起敬。孙
承宗读完这篇奏疏后，亦热血沸腾，对暮年的
房守士钦佩不已。但奏疏呈递朝廷后，依然是
石沉大海并无任何回音。但奏疏慷慨激昂的批
评，已让皇帝对他心生嫌隙，而宦官对他的不
满则与日俱增。当权宦官不断对房守士造谣中
伤，65岁的他渐感有心无力、身心俱疲，于是
多次上书“乞骸骨”。他一月之内竟然一连5次
疏请，最终得到批准归里。孙承宗在房守士离
任后，也离开大同返回家中，苦心攻读，两年
后高中榜眼。房守士听说后，很为他高兴，勉
励他“匡世者才，坚才者守，不廉者不才”，
希望他为官为民，留取芳名。

回乡之后，房守士在教授子弟之余，喜欢
与乡间百姓闲谈，从不以自己曾位居高官自
荣。后来万历帝因边事吃紧，想再度起用房守
士，可他却于万历三十三年病故于家。万历帝
“痛悼如有所失”，赐祭葬，并赠兵部尚书、
右都御史。门人孙承宗亲自为他作墓志铭。在
史可法为他所作传记中，概括房守士的一生：
“所至好为经久计，膺大任。节俭如平民，故
屡奏成效，而独以忠贞契枫宸（帝王的宫
殿）。”

■ 政德镜鉴┩到道

人生暮年，他不辞艰辛镇守边陲，以衰颓之躯保障了边地安宁。为百姓疾苦，他呈递言辞激烈的奏疏，把批判的矛头直直指帝王。

房守士：暮年守关 为民请愿

□ 本报记者 鲍 青

明熹宗继位后，57岁的孙承宗升任礼部右
侍郎，并充皇帝筵课的日讲官。出任帝师是孙
承宗仕途的一大转折点。而他早年即以任教为
业，授课备受雇主好评，如今给皇帝讲课也是
驾轻就熟。孙承宗授课不久，熹宗就“每听承
宗讲，辄曰‘心开’”。皇帝每次听完课，都
感觉茅塞顿开，对孙承宗“眷注特殷”。有了
皇帝的充分信任，孙承宗能对朝政有着潜移默
化的影响。

正在这时，边疆告急的烽火不断传来。自
万历帝暮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一败涂地，
损兵折将后，明廷在东北不断受挫，控制区域
不断收缩。危急时刻，有人建议孙承宗富有韬
略，可以让他出面主持抗金大局。但因阁臣的
阻挠未能成行。随着后金日益进逼山海关，明
熹宗终于意识到“所用非人”、社稷有倾覆危
机，终于令孙承宗任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任用孙承宗的诏书一经下达，“中外咸称得
人”。

摆在孙承宗面前的，是满目疮痍的烂摊
子。因为屡屡失利，明军“闻女真而色变”，
往往不战自溃。当时守关将吏“以畏奴为持
重，以逃死为老成，以媚夷为制虏，以弃地为
守关”，贪生怕死的情绪非常浓厚。孙承宗强
调“修朝廷之公法”，要求官员“先置身于法
中”，只有官员率先守法，才能上行下效，严
肃军纪。他力请处罚失守封疆的重臣，逮治失
职的官员。于是“举朝耸然，始知有军纪”，
贪图苟安的积习稍稍改变。

明军奉行朝廷“以文制武”的旧规，边疆
文武时常不和。遇到军情，往往龃龉不断，内
耗严重。孙承宗上任后，即提出：“今天下急
务，在收拾人心。而欲收拾人心，在大振天下
之气。”他大胆赋予武将更多权力和自由，让
他们能够舒展身心，得以集中精力“全用于
辽”。

稍微安定边疆局势后，孙承宗需要明确朝
廷的守辽方略，才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而
在朝堂内部，守辽所依赖何种力量，却引起了
激烈的争论。

当时蒙古部落趁着明军败退，占领了东北
关外的五城七十二堡。他们为了避免和明军发
生冲突，特地打出了“助边”的旗号，其实是
隔岸观火，意图谋取更大的利益。

但在当时兵部侍郎王在晋看来，拉拢蒙古
力量抗衡后金，不失为较为有利的选择。他和
蓟辽总督王象乾，“谋用西虏（蒙古）以袭广
宁”。王象乾还劝告王在晋：“若得广宁，亦
不可守也，反因而获罪。不如重关设险，守护
山海以卫京师，此稳妥之计。”

于是王在晋请求加强山海关外的八里堡
的守卫力量，而辽东之地则交给蒙古前去对
抗后金。他倡议与蒙古结盟，每年用一百二
十万两白银，拉拢蒙古进攻后金。但王在晋
的计划，遭到山海关监军袁崇焕等人的坚决

反对。双方互相驳斥的奏折，都呈送到了内
阁。孙承宗感到事态严重，当即出京巡关，
考察边情。

孙承宗认真巡视各处。在考察正在修筑的
八里堡后，他与王在晋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孙
承宗认为：“辽西非辽东不可守也。”要守住
山海关必须保住辽西，而保住辽西必须进图恢
复辽东。他批评王在晋:“今不为恢复大计，切
切然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辽东岂有宁日
乎？”

孙承宗回到京城后，向朝廷提出了自己的
守关建议：“与其以百万金钱浪掷于无用之版
筑，不如筑宁远之要害。”“为将来恢复计，
亦必以修筑宁远为不拔之根本。”倘若如此，
且可“驱西虏于二百里外，渐远于关城，收二
百里疆土于宇下”。他还批评收买蒙古“抚夷
用夷”难以奏效，只会坐以待毙而贻误收复疆
土。

在否定王在晋等人的设想后，孙承宗提出

了守护辽东的倚靠力量——— 辽人。当时在山海
关内外，有逃难而至的数十万辽东百姓。当时
一些地方官出于维护治安的需要，对这些难民
“相待如仇敌，远逐之为快”。孙承宗认为对
他们应积极安置，“盖安辽人，即所以安天下
也”。他进一步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
土养辽人”的战略方针。

到了天启二年的八月，孙承宗更“以经略
遵难得人”，要求赴山海督师。明熹宗任命他
“以原官督理关城及蓟、辽、天津、登莱各处
军务，便宜行事，不从中制”。

对于孙承宗的主动请缨，当时人称赞他：
“公以花甲之年出督边地，非举朝所敢望，使
公不自请，谁迫公者？”在人人蝇营狗苟的明
末，凡是稍顾及身家，知晓抉择利害的人，就
不会放弃优渥安全的京城职务，甘愿赴险入边
地镇守。所以时论以“公为之，其忠肝义胆，
急公忘私，岂可多见？”

孙承宗亲赴辽地后，构筑关宁防线，遏制
了后金的进攻势头，并徐徐恢复，扭转了明军
一再败绩的颓势。但也因为远离中枢，无法再
度影响朝政，导致魏忠贤的阉党崛起，朝政陷
入朋党之争。随着首辅叶向高离去，孙承宗越
来越感受到阉党的压力。

天启五年的柳河之战，双方互有胜负。但
朝堂内的言官，却受魏忠贤怂恿，争相诋毁孙
承宗独擅军权，一时舆论汹汹。当年十月，孙
承宗怅然离任，“从此恢复二字，无人出
口”。

·相关阅读·

对于孙承宗的主动请缨，当时人称赞他：“公以花甲之年出督边地，非举朝所敢望，使公不自请，谁迫公者？”

孙承宗：“辽人守辽土，辽土养辽人”

房守士雕塑 鲍青 摄

房氏族谱 鲍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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